
中世纪感觉史的理论、实践与展望

中世纪感觉史的理论、实践与展望

董子云

【提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感觉史研究日益成为国际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在大卫·豪斯和

康斯坦丝·克拉森等学者的努力下，感觉史有了初步的理论基础。根据他们提出的理论框架，感觉

史即是对感觉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感觉史考察感觉模式和感觉秩序的变迁与多样性，注重多感觉性

而非单个感觉的研究。具体到西欧中世纪史而言，宗教和文学中的五感主题是感觉史研究所集中的

领域; 但学界的关注点也正逐步从感觉理论转向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中的感觉。目前，中世纪感觉

史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但也有走向马克·史密斯所说的“苍白化”风险。对此，未来的研究者不妨以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政治文化史和法律文化史为切入点，推动感觉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关键词】 感觉史 中世纪 五感 多感觉性 社会文化史

20 世纪末于西方史学界兴起的身体史和情感史等研究取向早已为国内学界所熟知。① 与这两

个研究领域有紧密联系，并在相近时间兴起的还有感觉史( sensory history 或 history of the senses) ，但

感觉史的理论框架与史学实践似乎尚未见系统的归纳与评述。事实上，自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

以阿兰·科尔班( Alain Corbin) 和康斯坦丝·克拉森( Constance Classen) 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在

反思现代西方感觉观念的基础上，考察感觉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联。通常，感觉史容易被归为新文化

史或者身体史的一部分，但人类学家如大卫·豪斯( David Howes) 则与历史学家克拉森等人一道，尝试

为感觉史提供一般性的理论框架，从而奠定感觉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地位。虽然他们

是否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暂难定论，但应当承认，在上述学者的探索与推动下，感觉史研究成为最近几

年西方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尤其以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的六卷本《感觉文化史》和伯格出版社的

“感觉形成”( Sensory Formation) 丛书最具代表性。② 有鉴于此，本文将综合归纳感觉史的一般理论，并

结合笔者的研究领域，对感觉史的理论框架如何具体运用于西欧中世纪史研究作回顾、评价与展望。

一、感觉史的理论基础

感觉史的理论沿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萌芽阶段，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关注到了感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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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g Publishers，2004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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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类物质生活的基础性角色，并觉察到资本主义社会下无产阶级的感觉所遭受的异化。其次是草

创阶段，在 20 世纪 80 年代，阿兰·科尔班吸收吕西安·费弗尔( Lucien Febvre) 的洞见，对嗅觉与气

味进行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 而哲学家米歇尔·塞尔( Michel Serres) 反思了以文本或视觉为中心的

哲学传统，呼吁将其他被忽略的感觉带回哲学讨论。最后则是感觉史正式提出阶段。20 世纪 80 年

代末 90 年代初，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协同努力，为感觉研究提供理论依据，使感觉史有了

独特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最早为感觉史作了铺垫。与传统西方唯心主义哲学注重视觉( 或者说视觉所代表的理解

和理性能力) 不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物质在历史发展中的第一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的前提即人的生命的维持，而维持生命最重要的莫过于“吃喝住穿”;

“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 正是在这一基本命题的

基础上，马克思关注人的所有感觉，并阐明了感觉的社会性与历史性。“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

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 且“主体的、人的感

性的丰富性”的发展，取决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因此，马克思指出: “五官感觉的形

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②而从感觉的社会性出发，他也敏锐觉察出感觉与社会阶级的

深刻联系。马克思这样描述无产阶级的感觉所遭受的异化: “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

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③马克思因此关注到了与物质生

活紧密联系的人的感觉世界，指出在一定的阶级社会下，必然也会有一定的感觉秩序，阶级统治也体

现为一种感觉的统治。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经历了一系列政治与文化危机，引发西方学界对现代西方价值观的反

思，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还是人类学领域都发生了若干“转向”。④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在 20
世纪 80 年代，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和哲学家米歇尔·塞尔在各自领域举起了向感觉进军的

大旗。一方面，阿兰·科尔班在 1982 年出版的《腐臭与黄水仙: 18—19 世纪的嗅觉与社会想象》不

仅可以被视为新文化史的创举，也可以看作是感觉史研究的先驱。科尔班发现，从 18 世纪起，嗅觉

在西方社会文化中不断受到蔑视。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了对于各种气味的“集体超敏感”。不

同社会阶层对于臭味与香味抱有十分不同的态度。而他所要做的，便是去勾勒这种气味被觉知、被
分析的方式在这期间如何发生了改变，以及消除臭味的运动背后“社会结构的冲突与变迁”。⑤ 科尔

班直言，他对于嗅觉的研究，灵感来自于费弗尔在《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中的启示。在那部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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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节选本)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3 页。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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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腐臭与黄水仙: 18—19 世纪的嗅觉与社会想象》( Alain Corbin，Le miasme et la jonquille，l’odorat et l’imaginaire social
aux XVIIIe et XIXe siècles，Aubier，1982) 与《大地的钟声: 19 世纪法国乡村的音响状况和感观文化》( Alain Corbin，Les cloches de la
terre. Paysage sonore et culture sensible dans les campagnes au XIXe siècle，Albin Michel，1994) ———的详细评介，参见周小兰:《从社会

史到情感史———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的学术之路》，《史学理论研究》2021 年第 3 期。除这两部作品外，阿兰·科尔班的以

下几部作品也都与感觉史关系甚密，参见 Alain Corbin，Le Temps，le désir et l’horreur : essais sur le dix-neuvième siècle，Aubier，
1991; Histoire du silence: de la Ｒenaissance à nos jours，Albin Michel，2016( 该书已有中译本:《沉默史: 从文艺复兴到现在》，胡陈尧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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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早期的代表作中，费弗尔从不同感觉于当时人的认知模式的重要性为切入点，试图刻画 16 世纪人

的心态。① 另一方面，塞尔则不满西方哲学 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的“语言转向”。他认为，这种将一切视

为语言或文本的哲学体系，忽视了文本之外所存在的感觉世界。一反“语言转向”所意味着的文本中心

和视觉中心，塞尔强调感觉先于语言，反思了视觉在哲学思考中的中心位置。他认为触觉对人的理解

而言至关重要，也因此提倡一种“与两千年来的方法论决裂”的“非认识论的科学话语”。② 与哲学反思

相伴随的，还有人类学的“感觉转向”。20 世纪 80 年代的人类学家也同样意识到，西方文化传统中重视

书面文化而轻视感觉文化的倾向应当受到纠正。感觉文化应当成为人类学家重点关注的对象。③

不过，感觉史有了充分的理论基础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共

同努力的结果。1988 年，人 类 学 家 大 卫·豪 斯，历 史 学 家 克 拉 森 和 社 会 学 家 安 托 尼·西 诺 特

( Anthony Synnott) 共同组建了“康考迪亚大学感觉研究团队”，相继出版了《感觉经验的多样性》
( 1991 年) 、《感觉的世界: 历史与跨文化感觉探究》( 1993 年) 、《感觉的帝国: 感觉文化读本》( 2005
年) 等专著和论文集，④奠定了感觉研究的理论基础。2006 年，《感觉与社会》( The Senses and Society)

杂志创刊; 2010 年，下设三个实验室的“感觉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为了系统阐明感觉史的理论框

架，笔者认为有必要综合梳理和归纳上述学者在不同著作中所作的理论表述，从而概括出他们所搭

建的感觉研究和感觉史的理论框架。
首要而言，感觉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并非自然科学视角的“感觉的自然史”。为了澄清感觉史的研

究对象，马克·史密斯提出了“感觉的生产”与“感觉的消费”这对区分。感觉史应更多关注具有历史性

的“感觉的消费”( 即感觉生产的具体语境) ，而不是“生动还原”过去产生的感觉。也就是说，感觉史关

注感觉的“社会和文化建构，及其为过去赋予纹理的角色”。⑤ 因此，在感觉史的视域下，感觉除了与人

的生理和心理活动相关外，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感觉不是简单的信息接收或采集的过程，而

是如格尔茨所说的:“一些在许多一般心理学看来基本的概念和原理，应当受到重新考察，从而指出其

形成所具有的社会建构、历史基础和文化多样性的性质。”⑥感觉与特定时期的“文化脉络”相联系，并

表达一定的文化价值观。⑦ 不同的社会文化往往呈现不同的感觉模型( sensorium，即所有感觉所构成

的整体结构，如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的“五感”) 和感觉秩序( sensory order，即各个感觉所不同的优先级

和表达方式) 。而感觉秩序又与社会秩序有关。例如，在中世纪的共同体社会，触觉和味觉往往在拥挤

的社交活动和聚餐中发挥重要功能，对于共同体的凝聚力起到关键作用。亲吻之类的肉体接触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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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Michael Jackson，Paths toward a Clearing: Ｒadical Empiricism and Ethnographic Inquir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 中国学

界对于这一转向的引介，参见张连海:《感官民族志: 理论、实践与表征》，《民族研究》2015 年第 2 期。
除上述成果外，香味的文化史也许是三人合作开展感觉史研究的探索之作。参见 Constance Classen，David Howes ，and Anthony
Synnott，Aroma: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mell，Ｒoutledge，1994。
Mark M. Smith，“Producing Sense，Consuming Sense，Making Sense: Perils and Prospects for Sensory History”，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Vol. 40，No. 4，2007，pp. 841 － 842.
K. L. Geurts，Culture and the Senses: Bodily Ways of Knowing in an African Communit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 15;

David Howes and Constance Classen，Ways of Sensing: Understanding the Senses in Society，Ｒoutledge，2013，pp. 10 － 11.
相关表述，参见 Constance Classen，Worlds of Sense: Exploring the Senses in History and Across Cultures，Ｒoutledge，1993，p. 5; 康斯坦

丝·克拉森:《最深切的感觉: 触觉文化史》，王佳鹏、田林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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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确定社会关系、作出相应承诺的主要形式。现代西方社会则是一个以视觉阅读文字为主导的个人主

义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认知和感觉秩序的转变往往也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变迁。
既然感觉带有社会文化构造的方面，那么，特定感觉秩序中所体现的感觉等级制( hierarchy of

senses) 往往也意味着特定的社会等级制。将感觉分出优劣等级即感觉的“差异化”( differentiation) 的做

法，通常与一个社会的性别、阶级和种族观念有关。如大卫·豪斯所说:“社会的统治群体会与受到尊

重的感官和感觉相联系，而下属的群体则会与价值更低或受到蔑视的感觉相联系。”在西方文化史上，

妇女、工人和非西方人往往与更为“低级”的嗅觉、味觉和触觉相联系。① 亦如科尔班的研究所示，令人

不悦的感觉往往也会让人联想到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既然感觉秩序的确立、维持和重组是一个社会

性问题，这也意味着，对感觉的控制“对于在一个社会中确立权力地位起到至关重要的角色”。② 在历史

上，感觉管制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禁奢，中国古代对商人服饰的管制，等等。这些措施不

外乎是统治者对视觉( 如禁止特定花纹或颜色的服饰)、触觉( 如禁止用绸缎等“上等”布料) 和味觉( 如禁

止食用某些“名贵”食材等) 进行规制，从而实现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作用。社会对于带有威胁性的感觉秩

序差异又可以有三种控制方式———“围堵( containment)、消除( elimination) 和同化( assimilation)”。③

除了社会属性之外，感觉还具有文化相对性。虽然长期以来，视觉( 有时候还有听觉) 在西方文

化中拥有更高的价值，④但感觉史的研究帮助人们认识到现代西方的感觉文化和感觉秩序的相对性。
如克拉森所说，感觉史的目的，即在视觉和听觉之外，“让嗅觉，味觉和触觉重新成为严肃的探究主

题，去考察人们赋予这些感觉以怎样的意义，以及通过这些感觉人们又传达了怎样的意义”; 而且，每

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感觉发展历程。⑤ 这种认识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对于西方感觉文化的历史考察

可以证明，即便是在西方，感觉的秩序也不是一贯以视觉为中心的; 另一方面，人类学对于非西方人类社

会的观察表明，以视觉为中心的西方感觉文化，是无法理解许多以触觉或者嗅觉为中心的社会的。例

如，克拉森在《感觉的世界》中举了两个人类学的例子: 安达曼群岛上的翁格人( Ongee) 以嗅觉作为感觉

之首，墨西哥的佐齐尔人( Tzotzil) 则认为最高级的是触觉。而且，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感觉模型，因此，

对感觉数量的认识也有不同。虽然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早早就确立了“五感”之说，但从世界范围看，佛

教认为有六种感觉，尼日利亚的豪萨人( Hausa) 则只区分两种感觉，即视觉和其他感觉。⑥ 此外，在中

世纪欧洲，“言语”( speech) 也时常被认为是第六种感觉。⑦ 这种反对“西方中心论”的文化相对论取

向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感觉史研究的选题。感觉史更关注与现代西方不同的文化以及社会底

层的感觉。例如，克拉森的《最深切的感觉: 触觉文化史》就以现代西方社会所忽视的触觉为主题。不

过，需要注意的是，感觉的文化相对性并不是绝对的。例如，有些音符或旋律确实会引发人类普遍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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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于这种情况，感觉研究者则需关注反应的强烈程度，因为它会因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①

感觉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往往不是单独发挥作用，而是交织在一起，展现所谓的“多感觉性”。
多感觉性主要有两种表现，即“通感”( synesthesia) 和“感觉间性”( intersensoriality) 。通感是一个常

见的文化现象，指的是如“听见颜色，看见声音，感受到味道”等感觉融汇的情形。而根据大卫·豪斯

的定义，感觉间性指的是“感觉以及感觉意识形态的多方向互动”，它或是就社会而言，或是就个人或

者一部作品而言。不同的感觉往往同时或者交替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不同的感觉经验模式。② 因此，

感觉史的研究不仅仅要关注历史中某一个感觉相关的观念、评价与限制，也要关注多重感觉协同作

用的方面。在特定的文化或社会行为中所体现的感觉之间的融汇抑或分离，以及特定的时序关系

( 同时的还是按照一定顺序的) 都带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日本茶道仪式在这方面颇为典型。在

茶道仪式中，不同感觉的时序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③

由上可知，现有的系统化的感觉史理论框架与社会文化史、人类学和社会学都有密切的联系。
这一框架的提出最为关键的意义也许在于，一方面，引发历史学家对其工作中的价值预设( 如视觉或

文本中心以及“西方中心论”) 作深刻反思; 另一方面，为历史学家理解特定文化提供了一条以往容

易忽视的线索。从这个意义上讲，感觉史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与身体史及情感史可谓同根同源。它们

有着相同的出发点，即都关注在理性主导的西方传统历史书写中被忽视或抑制的维度，④都强调特定

的有关情感、身体、感觉的观念和心态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结构有关，强调情感、身体和感觉在生理

性或心理性之外的历史性与社会性。⑤ 相比关注个人的情感、身体和感觉，相关历史学家更多关心的

是作为“社会事实”的情感、身体和感觉。他们都在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 ，吕西安·费弗尔等人

的作品中找到视角和方法论的铺垫，都受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跨学科影响，都可以看作年鉴学派推

崇的总体史的一部分; 并往往会将结论映射到如社会史、政治史、性别史、艺术史、医学史等领域。感

觉史与另外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关注的对象不同。但毫无疑问三者之间联系密切，往往无法割裂。
情感往往依靠感觉所提供的信息得以形成，而感觉又必然受到作为身体一部分的感官所制约。同样

地，感觉史的困难也往往在于历史学家必然依赖“书面的记录，视觉图像和物质遗存”，而难以获取一

手经验。即便如此，它依然能够“为过去的感觉世界提供丰富的信息”。⑥

二、中世纪感觉史的实践

主编《中世纪感觉文化史》的纽豪泽尔认为:“感觉对理论与实践的介入在中世纪意识形态和文

化实践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中心地位。”⑦但是，就目前的总体情况而论，中世纪感觉史研究因为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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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广度上，都无法与近代早期以及现当代的感觉史研究相匹敌。但是，回

顾已经初具规模的既有研究并结合感觉史的理论发展，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两种主要研究取径。
其中一种取径是传统中世纪宗教和文学史研究的延伸。已有大量研究以中世纪神学和文学文本

为基础，重构了中世纪书面文化所认可的感觉模型，为宗教文化史和文学史研究提供新的维度。由于

“五感”这一主题在中世纪文学和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者一直以来自然对其关注有加。1975 年，

路易丝·文奇撰写了一部篇幅不长的专著《五感: 对一个文学传统的研究》，就亚里士多德的感觉理论

以及中世纪文学中的感觉意象作了初步梳理。① 在这之后，学界已经基本概括出了中世纪感觉模型的

基本特征和变化过程。一方面，他们发现中世纪思想文化对感觉抱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柏拉图

式的、相对负面的态度，认为只有超越肉体感觉才能抵达理念的世界; 另一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相对积

极的态度，认为感觉先于理解和认知。② 13 世纪后半叶，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兴起使得后一种态度日趋主

流。另一方面，中世纪的感觉等级制也是既往学者关注的重点。视觉的优越地位是自古希腊以来一贯的

传统。例如，明谷的伯纳德就从低到高对五感作了这样的排序:“触觉、味觉、嗅觉、听觉、视觉。”③不过，在

基督教传统中，听觉也可能成为感觉等级制之首。④ 除了视觉和听觉的优越地位外，感觉令人愉悦与否

也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例如圣徒性( sanctity) 往往与香味相联系，异端或罪孽往往与臭味相联系。
基于宗教文本的感觉史研究有力地拓展了学界对中世纪宗教文化的认识。瑞士学者马丁·罗

赫于 2009 年发表了对中世纪早期嗅觉史的研究。罗赫以圣徒传记为主要史料，发现圣徒往往和特

别的香味联系在一起。通过细致的考证和材料比对，罗赫得以展现气味与嗅觉在中世纪早期宗教文

化中的重要地位。⑤ 埃里克·帕拉佐倡导通过关注感觉维度，来复原“活的”“真实的”仪式。⑥ 他因

此关注到了仪式文本( 如祷告文、赞美诗和仪式礼文等) 中感觉性的表达，以及仪式诠释学中神学家

对于五感所作的神学解释。⑦

文学史研究者则试图从文学文本出发，还原文本的感觉性。继阿兰·科尔班对 19 世纪“声音

景观”( paysage sonore) 和“感觉文化”的研究之后，⑧中世纪文学史学者让 － 玛丽·弗里茨于 2000
年出版了《中世纪的声音景观: 认识论的侧面》。不过，如这部著作的副标题“认识论的侧面”所示，

这部著作集中关注的是哲学、神学文本中有关声音的理论。⑨ 而2011 年的续篇《钟声与里拉琴: 论

声音景观的中世纪诗学》以俗语文学为研究对象，试图唤起读者对文学文本的“声音波段”( bande
sonore) 的想象。�10 在2015 年出版的论文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声音景观》的结语部分，弗里茨再度

阐发了他的声音景观研究的方法论认识，即声音景观只能是想象出来的，而文学是声音成为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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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手段。①

不过，随着国际学界对感觉的社会文化意涵的认识日益深入，中世纪感觉史的研究在近二十年

出现了从传统的文学和神学相关研究向感觉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转变。这两种研究进路的差别在

于，前者将感觉( 往往是“五感”) 作为某个中世纪书面文化范畴的附属，而后者则以感觉作为切入点

和观察对象，进而探究与感觉密切相关的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在这个方面，如果说勒高夫的弟子

让 － 克劳德·施密特的中世纪视觉文化研究更多是在图像史和想象史层面展开，②英国学者伍尔加

则率先尝试脱离传统的对书面或精英文化的感觉史研究，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他认为，“如果没有

首先理解感知是如何运作的，便无法理解过去的日常生活。”③从 12 世纪以降，与感觉相关的文字记

录便逐渐增多，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伍尔加广泛分析了诸如圣徒传记、告解手册、财务账簿、文学作

品等文字史料，也同时关照到了考古遗迹。虽然伍尔加著作的前半部分( 第 1—8 章) 是中世纪有关

各个感觉的理论，但伍尔加在后半部分转向了日常生活的空间，分别考察了主教家庭、王后家庭、贵
族家庭各自不同的感觉布置及其社会功能。④

对中世纪感觉史的实践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克拉森的《最深切的感觉: 触觉文化史》以及纽豪

泽尔主编的《中世纪感觉文化史: 500—1450 年》。克拉森的触觉史研究用将近一半的篇幅阐明中世

纪社会中触觉的“社会性和宗教中心性”。⑤ 克拉森采取的是文化史视野，她认为“触觉史的目的是

要探寻任何特定时期的肉身实践如何与当时的文化脉络相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各种新因素影响下

如何变化”。在中世纪，人所处的社会网络赋予多种触碰活动以重要性: 如集体用餐、共用浴池、共同

就寝、拥抱、握手、亲吻乃至国王具有治愈能力的触碰等。而现代触觉观念和相关规范形成的背后，

有着“人的概念从以团体身份为基础转变为以个人身份为基础”的深层背景。⑥

纽豪泽尔主编的《中世纪感觉文化史》收录的论文则突出了感觉的经济社会维度。在九篇论文中，

有三篇关注的是经济与社会生活。这相比以往以关注哲学、宗教和医学理论为主的取向而言是一大突

破。其中，伍尔加的论文试图将中世纪晚期的个人在家庭和公共生活中所经历的情感体验作全景式的

描述。在中世纪，感觉或感知行为与道德规范有密切联系。厌女思想( misogyny) 意味着在感觉上限制

女性; 中世纪的刑罚也体现了对感觉的剥夺。⑦ 在中世纪晚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开启，城市的独特生

活方式也创造了一种有别于农村的城市感觉象征。凯瑟琳·赖尔森通过对城市生活中的各种感觉的

复原，提供了对城市生活的生动历史想象。商业活动中，商人需要大量使用感觉来获取商业信息、辨别

商品的优劣等。商人作为典型的城市人口，不断游走于各个城镇，因此是“欧洲各地城市感觉的便利向

导”。⑧ 城市生活的体验由各种不同的感觉体验构成。城市生活的日与夜，拥挤的街巷带来的视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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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告知人们时间、工作节律和政治活动。言语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还有夜间喧闹的酒馆和集市嘈

杂的声音。正如她在结尾处所说:“随着城市不断扩张，人口不断增多，城市对所有感觉的影响也增强

了。炫耀式的消费以及零售市场的出现重新配置了城市经济的感觉维度。”①玛莎·卡林则在考察中世

纪巴黎集市的发展的基础上，借助中世纪晚期一手感觉体验的记述———如加兰的约翰( John of
Garland) 的《词典》( Dictionarius) ，纪尧姆·德拉维勒讷夫( Guillaume de la Villeneuve) 的《巴黎的叫喊

声》( Crieries de Paris) ，让·德冉顿( Jean de Jandun) 的《巴黎颂》( Tractatus de laudibus Parisius) ，无名氏的

《巴黎家主》( Le Ménagier de Paris) 等———呈现了中世纪市场的感觉体验在黑死病之前和之后的转变。②

综合而言，我们不难看出，时下中世纪感觉史研究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与趋势。第一，以宗教

与文学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进路一度占据主流，但经济和社会文化角度的考察找到了多个突破口，为

中世纪的感觉赋予了更为显著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第二，单个感觉的专门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

与深度，多感觉性的研究正逐渐从对书面文化中的感觉理论的研究走向对社会生活中的感觉经验和

感觉秩序的考察。第三，从社会生活视角切入的感觉史研究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复原感觉体验，而往

往会尝试将其与经济、社会、文化的结构相关联。这些转变也许和感觉史的实践者有了越来越强烈

的理论自觉有关。当然，前述两种取径可能并无优劣之分，它们都对人们全面理解中世纪的感觉模

型和感觉秩序有重要的价值。

三、中世纪感觉史的展望

通过对近几十年( 尤其是近三十年) 中世纪感觉史研究的梳理和回顾，笔者期望对该领域研究的

积极贡献，以及目前显著存在的缺憾作一些评论。在此基础上，再结合笔者专业所长，就如何在未来

的中世纪感觉史领域中尝试去弥补和调整这些突出问题作些许展望。
毋庸置疑，中世纪感觉史研究内部的两个动向值得肯定。一方面，如前所述，中世纪感觉史研究

的重心，正逐渐从宗教文化和文学范畴转向社会文化。这个转向合乎克拉森等人的感觉史理论的初

衷，即从社会和文化的层面考察感觉及其秩序在历史中的角色与变迁。另一方面，感觉史研究采用

的史料已经极其丰富多元，对旧史料也作了感觉史视角的独特解读。无论是克拉森的触觉研究，还

是伍尔加的日常生活感觉史研究，他们使用的史料都不仅限于哲学或医学的理论文本。也许正是因

为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宽，所以，在最近十余年间，中世纪感觉史研究进入了一个较为繁荣的阶段。中

世纪感觉史的相关论文集，在笔者熟悉的英语和法语文献中，就至少有七部。③ 诚然，如纽豪泽尔所

说:“事实上，我们可以主张，这场‘感觉转向’是 21 世纪以来中世纪研究正在进行当中的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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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①

即便如此，当前的中世纪感觉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其一，感觉史研究虽然有了一

定的理论基础，但它与身体史、文化史的界限并不明晰。触觉史研究与身体史研究的重合显而易见。
味觉史很大程度上又与饮食文化史共用同一套史料。不乏有研究仅仅是将其他史学研究方向的成

果略作调整，凸显其中的感觉成分，便以感觉史自居。这个问题一方面对感觉史的理论和方法论自

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求历史学家在从事感觉史研究的过程中反思应当采取怎样的、
与其他研究视角不同的叙事和分析进路。其二，大部分感觉史研究依然以文字史料为主要研究对

象。但就如大卫·豪斯等感觉研究的理论家所承认的，文字史料也就预设了视觉的中心性，在很多

时候，文字记述也许是妨碍而非帮助。② 其三，既有的中世纪感觉史研究中，复原性质的工作较多

( 也就是更关注史密斯所说的“感觉的生产”问题) ，但无论深刻性还是社会分析的维度上，都还无法

企及科尔班对 19 世纪法国史的贡献。这一方面也许是中世纪史料保存状况所限，另一方面也许和

研究视角还不够丰富有关。纽豪泽尔主编的《中世纪文化史》中关注社会经济生活的三章一定程度

上均仅限于复原情感体验，而且关注点多局限于城市与集市。其四，研究者着重关注的是感觉模型

和感觉秩序在现代西方的转型。中世纪往往被简单化为前现代的模板，其内在似乎是缺乏层次性和

变动的。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这种对中世纪感觉史有意无意的“非历史性”构造是应当尽力回避的。
马克·史密斯在新近出版的《感觉史宣言》中对感觉史走向“苍白化”( etiolation) 的趋势表示担

忧，呼吁历史学家关照感觉的历史性，并在历史学家内部进行介入式的、持久的辩论。③ 他对感觉史

研究的总体判断同样适用于我们反思中世纪感觉史研究。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将就未来中世纪感觉

史研究亟需展开的方向，以及可能的若干具体研究进路作些许展望。
首先，中世纪感觉史研究需进一步关注经济生活的变迁对于感觉体验和感觉秩序的影响。由于

城市往往是知识精英活跃的场所，所以城市经济生产生活的样貌往往有较多的直接记录。但占到中

世纪经济更大比重的农业生产，以及相对应的农村生活方式，也应该受到感觉史研究者的进一步关

注。农业生产的物理空间，如农田、磨坊等，都是中世纪农民有直接体验的感觉景观。在这些方面，

既往的中世纪农村史研究应该能提供大量的素材。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转变亦不容忽视。在正

常的生产生活之外，也应该关注领主暴力及战争等超经济因素为农民带来的感觉体验。由于农民较

少直接在文字记录中发声，历史学家除了细致的档案研究外，必须尽可能地寻找旁证。布道文和证

道故事( exempla) 的史料价值应当受到感觉史研究者的重视。④ 俗语文学中讽刺农民的滑稽故事也

许也能提供一定的线索。另外，对农民感觉世界的探究，也势必会与动物史、环境史以及考古学协同

进行。
其次，有必要从感觉史角度重新审视中世纪政治文化史。在这个方面，马克·史密斯对 19 世纪

美国的声音与政治史研究是可供借鉴的先行者。⑤ 事实上，感觉史与中世纪政治文化史也多有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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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中世纪的政治集会中，无论是在“大会”( placitum) 还是在教堂前宣读王室立法的场合，人们

都会沉浸于丰富的感觉体验之中。而对于政治权威的态度和认知又往往受到这些感觉体验的影响

乃至塑造。在中世纪政治文化中，声音是尤为重要的维度。有关中世纪“叫喊”和“叫喊者”的研究

也许是“政治声音史”的铺垫。① 而 E. P. 汤普森和克劳德·戈瓦尔早已分别就中世纪晚期英国和

法国的“夏里瓦里”( charivari) 仪式作了研究，可以为探究中世纪社会中的“非正式政治”( la politique
informelle) 的听觉文化提供启示。② 被中世纪理论家归为第六感的“言语”自然也不可忽视。在中世

纪和近代早期西方文化中，女性与“第六感”和“颠覆性言语”有很强的联系。③ 但民众以及政治秩序

的反叛者的“怨言”( murmuratio) 也尤其值得注意。④ 中世纪政治仪式的感觉维度也是一个重要议

题。“第一位法国国王”克洛维的受洗可谓是日后法国国王的圣膏礼和加冕礼的原型。根据兰斯司

铎弗罗多阿尔( Flodoard) 于 948 年左右编写的《兰斯教会史》( Historia Ｒemensis ecclesiae) 的记述，这

场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仪式充满了各种强烈的感觉体验: 教堂中的光芒，为克洛维主持这场仪式的

圣雷米发出的异彩，香油和香料的芬芳，宗教歌曲的旋律，雪白的圣鸽，浸没于圣油中时的触感。⑤ 而

几个世纪后，法国国王加冕礼还会有投掷金银钱币的庆祝环节，以及国王触碰瘰疬病人的“神迹”。
由于中世纪世俗王权的仪式往往取法于宗教，所以在这个方面，帕拉佐等人对中世纪宗教仪式中感

觉激发和通感的认识也许可以作为借鉴，而感觉人类学的见地也不容忽视。⑥ 另外，未来的中世纪感

觉史研究也应当为历史学家理解和分析一些重要结构性变革作出独到的贡献。例如，从口头向书面

统治的转变，在感觉史的视角下有怎样的具体体现? 在布莱安·斯托克看来，这场发生在 11、12 世

纪的变革改变了中世纪西欧人的理解与表达方式并促成了不同文化的统一。⑦ 书面记录对于历史行

动者的感觉、言语、姿态、情感的重构和改造作用( 而非客观反映) 也早已是中世纪史学者的共识。⑧

感觉史研究则不应该止步于此，也不应满足于笼统地将这个过程视为现代西方“视觉中心主义”形成

确立的过程，而是应该从不同时段、不同地区的历史出发，考察这场变革改变中世纪西欧社会感觉秩

序的具体手段与路径。这一大的历史进程在中世纪西欧各地必然有着多样的体现形式; 这些具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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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形式又势必是窥探一时一地的权力结构的重要窗口。
最后，感觉史的视角也可以有力促进中世纪法律文化史的研究。伯纳德·希比茨在 30 年前便

已指出，半文盲或文盲的“表演性文化”( performance culture) 如何通过各个感觉来表达法律与法律意

义; ①让法律史研究突破文字的禁锢也不乏成功的案例。② 可以说，法律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

种文化现象。无论是在特定法律空间内，还是在法律空间外，都蕴含着与法律有关的心态。法律统

治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控制与改造也在无时无刻地进行着。例如，在以法庭为主要代表的法律空间内

部，感觉史研究也许可以关注中世纪法律空间所带来的感觉体验，以及其中的感觉间性。这种感觉

体验来自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法律空间的物理特征。近三十年来，学界对于中世纪法律图像和

法律艺术关注有加。③ 这些研究无疑为法律空间的视觉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除此之外，还有法

律空间的具体布置，法律空间的气味( 如法庭和监狱的卫生问题) 、声音与噪音、身体触碰、法律仪式

等。这些都是历史行动者在空间中与感觉作的直接接触。另一方面是法律空间内部规则的演变对

感觉的规范与改造。法庭纪律是对视觉、听觉、触觉和言语的规范。证据规则规定着感觉的不同地

位。④ 法庭的诉讼程序所体现的感觉间性也值得研究者注意。而在法律空间之外，法律文化与感觉

也发生着深刻而多样的互动。例如，相比神裁而言更为理性的证据制度在 12 世纪以降席卷欧洲，也

意味着法官在询问证人时，需要证人从自己的直接感觉出发陈述证言。⑤ 考虑到作证的活动也许也

是众多中世纪西欧人生活经历的重要部分，那么，这种司法活动，伴随着法律知识在法庭之外的传

播，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人们对感觉的认识和表达方式? 感觉表达的规范化和理性化，是否也可以视

为西欧社会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一个关键特征?

( 作者董子云，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邮编: 31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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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United
Community / / Duan Jinsheng，Jiang Zhenghu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united community is a complex concept 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reality，ideas and practices. The confrontation and“competition to annihilate”
between the Yi ( ethnic groups) and the Xia ( Han people) in the pre-Qin period evolved into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and eventually formed a larger and more stable union. The pre-Qin
concept of“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was a root in forming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belief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one united community. The changes in its manifestations and
meaning underwent two sta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Qin demarcation. In this process，it evolved into an
order that included and integrated both the Huaxia people ( Han) and the Siyi ( ethnic groups) .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social order between Hua and Yi in the transition of the two sta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Qin，
one needs to focus on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concept of Tianxia.

Engaging in the Medieval Sensory History: Theory，Practice，and Perspective / / Dong Ziyun

Since the 1980s，the study of sensory history，or history of the senses，has increasingly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community.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scholars such as David Howes
and Constance Classen，sensory history is now grounded with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theoretical framework，sensory history is essentially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senses and sensoria in
history. Sensory history focuses on the changes and diversities of emotional models and emotional orders，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multi-sensoriality rather than single sensory. Specifically with regard to the
history of medieval Western Europe，the theme of the five senses in theology and literature has been under
intensive study. At present，the practice of medieval sensory history has been productive，but there is also
the risk of its“etiolation”. To avoid potential pitfalls and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senses，future researchers may need to combine sensory history with socio-
economic history，history of political culture，and history of legal culture.

Historical Universality in Microhistorical Studies: Ｒethinking Carlo Ginzburg’s Theories on
Microhistory / / Li Gen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approaches of “normal exceptions”and “evidential paradigms”，Carlo
Ginzburg has demonstrated the rationality of revealing historical universality from abnormal exceptions. In
view of the signs of coercion and inducement in judicial files，he infers that abnormal cases may imply a
general phenomenon deliberately suppressed， i. e.，“normal exceptions”. The concept of “normal
exceptions”contains speculative elements，but Ginzburg reinforces the reliability of such speculation with
the concept of“evidential paradigm”. These two concepts allow Ginzburg to work on microhistory without
excessive reliance on anthropological models and to focus more on the“historian’s craft”. However，the
method of conjecture contradicts the positivist principle of historiography，and its rationality remains to be
debated. Microhistory has not yet achieved the task of discussing the universal question on its own. The
combination of micro and macro remains the most feasible strategy to tackle this issue.

Beyond the Dichotom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Koji Iizuka’s Theory on World History
/ / Tu Jiexin

Koji Iizuka started his theoretical work on world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rising conflict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 His theory further developed into maturity in
the post-war times. He based his inqui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and he took the concepts of the
“Orient”and the “Occident”back in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trying to overcome the “Western
Centrism”，he also went beyo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ultural dichotom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post-war Japan to understand world history. In addition，Koji
Iizuka’s exploration of world histor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also contains distinct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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